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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张炜 （连载 68）

车队抵达行营两天，特使还
未到来，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天。大
公让小棉玉前去接迎。特使再一
次临时改变路径，由河西大草营
滞留一夜，改由护城副都统手下
拱卫。此行消息严密，连驻守的将
军们都瞒过了。

与上次来行营一样，总管满
脸和善地将舒莞屏引到住处。还
是他一人用餐，还是极简的餐饭。
总管有些为难，说：“总教习大人，
饮食着实粗陋了些。大公一再叮
嘱，说劳民艰辛，日常不可奢费。”
“哪里，这是最好的。”等待特使的
几日，大公没有唤他共习洋语，也

没有走出书房。他知道她正准备
即将到来的大事，无暇分心。

第三天小棉玉回来了。憨儿
告诉舒莞屏：“那个特使来了，正
在休息。这家伙一路紧紧张张，大
概累个半死。”舒莞屏见到了小棉
玉，她说：“特使还好，人满精神。

不过他太瘦了。”“啊，是这样！多
大年纪？”“看不出，也许四十上
下。干瘦，脸绷着，不苟言笑。”她
说大公极可能与特使在夜间九时
至凌晨一时见面，请他稍做准备。
他不解：“为什么要等那么晚？”
“革命党人夜间很少睡觉的，大公
为了尊重特使。”他点头，心里想

到的是另一个人：冷霖渡大人。
一如计划，会面九时开始，地

点在书房。参加的人除了大公和

特使，只有文书和舒莞屏。书房多
了一盆玻璃海棠，其余照旧。圆桌
前有几把高背椅，桌上是咖啡和
茶、精致的小圆点。大公与特使对
坐，稍偏一点儿是舒莞屏，一旁是
文书。舒莞屏尽管提前从小棉玉

那儿得知一些特使的面貌特征，
亲眼目睹还是忍不住惊愕：此人
面色精白，瘦到贴骨，单眼皮下双
睛尖亮，一绺稀须；短发，立领洋
服，黄铜纽扣，脚踏白色皮鞋。
“特使先生，这里我要引见一

位特别的人士，舒先生，他是舒府
大人舒济的公子。哦，想必您还能

记起舒大人。”万玉大公这样介绍。
特使面无异色，伸出右手：“当然难
忘！公子好！幸会之至！”说罢再无
多言，更无热情。舒莞屏觉得刚刚
握过的手有一点儿寒意。他声音低
涩，回应同样简洁：“特使先生好！
幸会！”接下去转入正题：特使对大

公说，总首极其重视该次会面；这
是革命党与沙堡岛的首次会谈，对
于彼此当有重大意义。舒莞屏注意
到对方一直未提“大公”二字，只称
“阁下”。“阁下事迹见诸报端并于
民间流传，总首甚是钦佩，期待未
来与阁下会面，共商驱虏大计！”

万玉大公听着，面色安然。她

亲手为特使添茶。特使言毕，等待
大公说些什么。静寂片刻，大公转
向舒莞屏：“特使按年龄看为你兄
长，你在同文馆数年，皆为通洋人
士，共识必多。公子有何话说？”舒
莞屏对大公的问话毫无预料，一时
措手未及。他镇定一下，说：“特使，
大公与总首会面，该是何等重大。”

话语刚落大公就笑了：“公子谓之
‘重大’，真真如此！特使先生，这里
容我再次请您转达总首先生，在下
切盼总首能够择机访问河西。我们
携手之日，必是鞑虏败亡之时。以
总首之胸襟见识、外邦友朋，我们
有幸合作，大业可成！特使此行匆

促，不能去沙堡岛会见冷霖渡大人
了，国师将失去当面请教的良机。”

她语气不徐不疾，甚是平和。
特使端坐，身躯一直挺立，面

色如初。舒莞屏觉得这位男子甚
是特异，仿佛周身无一丝油脂，全
由坚韧筋肌构成，好似脱水风干一
样。他又屏住呼吸，咽下一个惊
叹。大公站起，一场会见即将结
束。书房的门由卫士打开，总管站
在门外。时间刚过午夜，大公邀特

使宵夜，仍由舒莞屏和文书陪同。
还是那间餐厅。这里比过去

多了几支叉形烛台，粗布白巾上的
餐具闪烁光泽。高脚杯和果子酒，
刚烤的面包。菜肴较庆贺战事大
捷的一夜更为简单，仅一荤一素一
汤。大公持杯致辞，多半与书房的
话重复。特使话语更少，只用舌尖

沾了一点酒，吃得缓慢，把自己的
一份打扫干净，又用面包擦过碟子
上的汤汁。夜宵结束时舒莞屏得
知，特使在行营逗留的时间只剩三
十个小时，明天某个时候，和大公
将有一次茶叙。

第十二章
一

特使离去前的三十个小时，
发生了一件令舒莞屏深为悔疚的
事情，这将让其陷入长期的自责
和不安。那天夜宵后互道晚安，分
别回到住处歇息。舒莞屏入眠稍

稍困难，因为刚刚经历的这场会谈
实在太重要了。他有太多的遗憾

与费解：双方自第一次约定会面到
现在，必有诸多准备和期待，特使

因旅程险峻不得不拖延日期并更
易会谈地点，历尽周折；然而两人
正式会面的时间竟这么简短，所谈
内容又大致是一些客套之辞。他一
直在想那个特使的言谈举止，还有
周身透出的气息。这对自己是全新
的经历：无论是在舒府还是南国，

都不曾见过类似人物。“原来这就
是革命党。”他心里咕哝一句，睡
着了。

入眠晚，醒来却比平时早。梳
洗完毕，正要去餐室，拉开窗帘见
到不远处有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
是特使。特使当时背向这边，站在
那片茂竹前一动不动。舒莞屏因为

好奇，出门沿甬道往前，从边门拐
出，去了小院。特使被脚步惊扰，
转过身，投来一双尖利而沉重的目
光。他们互致问候。舒莞屏自然说
到许久之前：自己年少，未得机缘
见识父亲出洋的朋友。对方点头，
视线落在密挤的竹竿上。“舒大人
离世出乎意料，最初得知消息悲伤

之至！”特使叹息一声，话题很快
转到舒莞屏就读的同文馆，说到南
国：“那是总首行医的地方。”“啊，
他是医生？”“悬壶济世，人体与国
体原理相似。欲救吾国，总首找到
了一剂良药，即‘革命’。”舒莞屏
听到那两个字，发现一道炽亮从特

使眸中划过。
（未完待续）

安北斗内心更加不安起来。他觉得问题比他

想象的要严重许多。从温如风准备要告县委王书记

的口气看，好像年关问题不大；可从他砍铡面刀的

凶劲儿和那句狠话中，又分明潜藏着当夜就可能出

现的某种危机。他只能悄悄安顿花如屏，让她警觉

些，干这莽撞事何苦呢？老婆娃娃都不要了？花如

屏说没事，他就是说气话，真有那胆，树也不会让

人偷了；人也不会黑更半夜被打成那样。不过她把

话锋一转又说：“这些事要是解决不好，我就不敢

保证了。兔子急了都乱咬呢，何况人。他孙铁锤把

树偷卖了，把人打成这样，过个烂年，还嚣张得放

铳子，要是把存罐惹急眼了，也不定会闹出啥事来

呢。”

“千万不敢哪，花嫂，你可得把存罐哥看紧了，

弄出乱子来，家可就塌火了！”

花如屏还是话里有话地说：“那就看你们政府

的本事了，我可管不住。存罐这人你知道，一辈子

没惹过谁，跟个蔫萝卜一样，这回实在是被欺负得

转不过脸了，他们下手多狠哪！”

“知道，嫂子，我心里有数。你这几天可一定

要把人看紧了。听不得铳子声，把门窗关严些就

是了。”

从温家出来，安北斗习惯地看了一下天空。山

里的夜空永远都是那么繁星密布，望一下，都觉得

是一种眼福。不过今晚被鞭炮放得有点儿乌烟瘴

气。尤其是孙铁锤家，炸得就没停，这家伙是咋了？

他想去看看，主要是不想让温如风再受过大刺激。

孙铁锤家住在村子最中心的位置。从勺把山

顶看，整个北斗村像一个蜘蛛网，孙家就在网中间

织得最密的地方。说高门大户也算不上，一九四九

年新中国成立那阵儿，孙家还是贫农，房也是分的

地主家的。他爹娶的就是地主的小老婆。后来一步

步成了村里主事的，无论人脉、势头，也就一点点

把风水转成了现如今这个样儿。

安北斗走到孙家时，门口还聚集着叫驴、羊

蛋、狗剩、骆驼、磨凳等一干人，跳着喊着在放铳子

和雷子炮。不仅把一村的娃娃都吸引了来，而且家

家户户似乎都有来捧场的。连孙铁锤自己也闲不

下，点了一个冲天炮，在地上一响，迸到半空，竟然

还炸出六响来，叫“芝麻开花节节高”。见他来，孙

铁锤招呼了一声：“北斗来了！”他从来都不叫他安

干事，还有安主任什么的，无论谁在哪里当干部，

回到村里，他孙铁锤都是老大。

安北斗也习惯了，孙铁锤毕竟比自己大两岁，

按村里的老称呼，还叫他孙哥。孙哥让他到屋里

坐，毕竟是镇上的干部，他就进屋里坐下了。外面

仍有叫驴几个在放“大地红”。大户人家门口永远
都不愁添喜兴凑热闹的人。

安北斗有点儿单刀直入：“孙哥，年三十晚上

咋就整出这大的动静？”

孙铁锤一笑说：“我总觉得今年有点儿晦气，

村里大树被偷了好几棵，连我自己的也被偷了。加

上温存罐到处告状，听说王中石都拍桌子骂人了。

你说咱北斗村好事无人知，瞎事传千里，是不是得
炸炸霉气？开年我还想甩开膀子好好给村里干点儿

事呢，就这驴日下的老给人添堵！”

原来孙铁锤也一肚子气，连着骂了一串温存

罐。他就说：“孙哥，你毕竟是村上拿事的，别跟他

计较。刺激得过火了，再惹出啥事来，你也不好

过！”

“我还怕他个烂推钢磨的，想告尽管告去。他

整的动静越大，不定县上越关注北斗村呢。如今不

是兴知名度、要打广告嘛，让他好好打去。”

话赶到这儿了，他就问了一句：“孙哥，你估计

是谁打了温存罐？”

“谁知道谁打了他，打了也活该！何首魁还问

是不是我打的，我说我还嫌脏了手。何况那晚，我

们村上一直在开会，研究明年种烤烟、买烘干机的

事呢。”

他就再不好说啥了，但还是提醒道：“孙哥，

今年冬里干燥，村里到处都堆着麦秸和苞谷秆，

小心放铳子、鞭炮把那些东西引着了。还是少放

些安全。”

孙铁锤把手一挥说：“放心，离麦秸和苞谷秆

都远着呢。不炸炸晦气，北斗村就不得安生。”

从孙家出来，安北斗突然觉得自己防范的任

务加重了许多。他也再无心到亲戚同学那里走动

了，端直回到家，就位在望远镜后边，定定观测着

温家的动静。偶尔也忍不住要把大炮筒子朝星空望

一下，也就一下，立马又得对准温家前后门。那把

铡面刀实在有点儿像冷兵器时代李逵们使的那些

玩意儿，割谁的鸟头犹如削泥。孙家闹的响动越

大，他眼睛也就瞪得越圆。

当安北斗生怕温如风扛了李逵们才使的“趁

手兵器”，连夜去削了那歹人的鸟头时，温如风偏

是温柔如风，干了一件黑夜最适宜干的人性勾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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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声奔跑的速度极快，因为
闪电已经到了学校里。二十五岁

的初平阳看见一道红色的霹雳划
过中文系楼前的天空，仿佛天空
突然分裂，伤口红艳灼灼。主任办
公室的窗户不够大，初平阳的视
野受限，但凭感觉，他知道这道闪
电一定很长，长得足以横穿整个校
园。一道闪电最短的也有一百米，
长的可达数千米。数千米有多漫

长？他坐在系主任对面，一下子很
难恢复对数字的明确概念。他觉得
空气中热了一下。闪电的温度在摄
氏一万七千度至两万八千度不等，
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的三到五倍。
“困难系里都明白，”系主任

等咔嚓嚓的霹雳声过去，用手指
直接掐灭烟头，“我和系里的其他

领导商量过了，你就辛苦一点儿，
挑个头，吕冬老师做副手，配合你
工作。就这样吧，要下雨了。”主任
站起来，咳嗽一声，呼吸道里的痰
像又一声雷在游荡。

初平阳只能从了。他备课、教
书，奔波在辅导员的岗位上。一年

零八个月。在初平阳不到二十七
年的人生里，时间的流逝从未如此
缓慢，他觉得二十个月占据了他的
半生，生命漫长得让人厌烦。他缺
少处理乱哄哄的生活的能力，每天
他只能专心做好最多三件事，多一
件都乱，对他都是折磨；他总是学

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不会敷
衍塞责。如果一万件事放在面前，
他最后得把自己扯碎成一万份。他
羡慕那些面对一万件事只取三件
施以专心的人，他想不通剩下的九
千九百九十七件，他们是如何漫不
经心地处理好的。在这二十个月，
他咬着牙支离破碎地活着，每一秒

里都充满了厌烦、绝望和恐惧。
他为自己穷于应付自责，为

忙于琐事疏于备课自责，为自己把
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各种毫无意义
的形式主义上自责。辞职以后他
几乎不喝酒，听见喝大酒就怕，在
辅导员的位子上他喝怕了。他要

陪各种领导和权贵喝，这是工作。
领导们说：小初，我意思，你干掉。
他觉得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眼
泪，每喝下一杯他就增加一分悲
伤，每喝过一次他就积累一重绝
望，直到他把无以复加的悲伤和绝
望全部吐到洗手间，然后找个没人
的地方失声痛哭。别人以为他痛

哭是醉酒的一种怪异的表现，其实
他是难受，难受得不可自持。

他要感谢吕冬，很久以前他们
就是朋友。一年零八个月里，吕冬
帮他做了不少事。同时他也觉得十
分对不住这个朋友和同事———他
辞职之后，吕冬被迫担负了他的角
色，而且没有另外一个吕冬来帮

忙。那时候，吕冬教中文系的写作
和其他系科的大学语文，他比初平
阳还要沉默，比初平阳更不擅长应
付繁杂凌乱的生活。在中文系的同
事们看来，吕冬老师只是一个影
子：两脚出了教室的门，话立马就
少了；开会坐在最后，从不发言；进

阅览室他偏安一隅。他生就一张忧
郁和腼腆的脸，辅导员的工作让他
那张脸雪上加霜。去年三月，初平
阳在北大见到一个来参加学术会
议的同事，问及吕冬，同事说，吕冬
啊，头脑出了点儿毛病。初平阳唰
地出了一身冷汗。

辅导员生活进入一年零七个
半月时，初平阳在为是否辞职做
最后的考虑。他又一次想到中性
的丁老师。那个周五，舒袖从实验
中学的讲台上下来，直接来到初
平阳的宿舍。他们照例先干坏事，
初平阳的表现不是很好。两人倚
在床头看二手电视里转播的一场

足球赛，国家队对韩国队，国足上
半场踢得就很难看，下半场更惨
不忍睹。初平阳问舒袖：
“你觉得我还是个男人吗？”
国足又丢了一个球。
“基本算是吧，”舒袖说，“好

赖挺过了上半场。”

初平阳悲哀地笑了。
舒袖及时发现了这一点，她

把初平阳的脑袋揽进自己的怀
里，小声在他耳边说：“宝宝，你当
然是。你是最棒的男人。你的耳朵
还在呢。”
“辞职！”
“嗯，辞！”舒袖说，“咱们不让

自己不高兴。”
上完那学年最后的二十三天

课，初平阳递交了辞职信。舒袖也

辞掉了实验中学的教职。八月初，
两人一起去了北京。一年零四个
月后，舒袖返回淮海；回到故乡，
基本上意味着两人分手了。她给
他的最后一条手机短信里，第一
句是这样写的：

———想你的耳朵和未名湖。

初平阳坐在湖边简陋的小屋
里反反复复地看那条短消息，直
到确信舒袖再也不会回来。他把

镜子从写字桌上拿到面前，有生以
来头一次，在镜子里最先看见的是
两只耳朵。从此以后，这个视觉选
择上的怪现象不曾改变过。对所
有镜子来说，总是先映照出他的耳
朵，然后再出现脑袋和五官，接着
是身体的其他部分以及背景。因

为舒袖，镜像打破了共时性规律，
有了层次和步骤。
“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在

那条短信的第二句，舒袖写道，
“都要让我知道。”第二句也是最
后一句。

这条短信是三年前的，初平
阳没有回复过，因为三年里他一次

也没有回来。十字路口空无一人，
他站在品牌鞋店的玻璃橱窗前，犹
豫是否要告诉舒袖。站着不动从
来都做不出好决定，他开始往花街
上走，低头看着脚尖，好像那决定
在路上，小心别让自己踩没了。到
了蓝麻子豆腐店门口，他决定发一

条短信，共四个字：

———我回来了。

走到石码头也没有回音，初
平阳有种失落的放松。他告诉她
了，但她没回。也许没收到；也可
能早换了手机号；也许早就删掉了

他的号，根本不知道是哪个疯子大
半夜的发这种莫名其妙的短信；或
者，手机早关了，那就等明天再
说。反正他告诉了。他有一种逃兵
般的庆幸。进了家门，父母都在等
他。母亲知道儿子有开夜车的习
惯，用家里所剩不多的黄芪和红枣
熬了一瓦罐汤，补气，增加免疫力

的。她盛好了端给初平阳，要看着

儿子喝下去才放心。刚喝一半，手
机响了，短信提示声是只蛐蛐在
叫；初平阳的手抖了一下，幸亏碗
里只剩下了一半。他提醒自己把
碗端牢靠。

（未完待续）


